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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文露敏
□ 李和风

熊定宇的电话是一支笔。他想打给母亲的时

候，就把要说的话写下来。

这样隐秘的思念持续了很多年，如今 17岁
的年轻人依然记得当时的心情。父母离婚后，祖

父母不让他见母亲，禁止他与母亲说话。

不久前，主持人、足球解说员张莫涵在微博

上发声，称其丈夫、短跑运动员张培萌在两人分

居期间强行带走 11个月大的女儿，她与孩子分
离已经 52天。事件引起网友热议，一个名为
“紫丝带妈妈”的群体出现在公众眼前。

这些女性与熊定宇的母亲有着相似的遭遇：

有的取得探视权，却无法探视孩子；有的取得抚

养权，但孩子被另一方带走、藏匿⋯⋯她们是一

群见不到孩子的妈妈。沿用美国反暴力运动的标

志紫丝带，她们称自己是“紫丝带妈妈”。

这个群体活跃在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等

网络平台中，拍摄发声视频、写联名信，反对抢

夺、藏匿孩子的行为。

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庭长陈海仪曾对媒体表示，

“起诉到法院的离婚纠纷，只要有孩子的，百分

百涉及孩子的抚养权、探视权问题。其中，至少

半数以上会由于各种原因发生藏匿孩子的行为”。

婚姻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硕学院兼职导师

张荆也在研究中发现，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700多
份涉及抚养权、探望权争夺的判决裁定中，约有

11%出现过父母某一方藏匿孩子的情况，其中
大部分由父亲一方实施。“事实上，数量应该比

这个更多，有些判决裁定出于保护隐私的需要

并没有公开，或者法院并没有将这一情况记录

在内。”抢夺、藏匿孩子的原因不一而足，比

如，想要获得子女抚养权以占据财产分割上的优

势地位。

这意味着，在一些父母的战争中，孩子成了

棋子。

分 离

朱莉活跃于“紫丝带妈妈”群体之中。

2016年，她与前夫离婚诉讼期间，男方带
走了 5岁的儿子。后来法院把孩子抚养权判给朱
莉，但男方拒绝执行。

4年来，朱莉只见过孩子两次，她梦里的儿
子总是 5岁前的模样。
朱莉记得，自己提出离婚那天，丈夫带着儿

子在她上班时离开。她想到他可能要回老家，最

终在车站旁的宾馆里找到父子俩。

在朱莉提供的一份录音资料中，当时在宾馆

房间内，大人争吵，孩子在哭。朱莉回忆，丈夫

要求孩子跟他走，又拖又拽，还撞碎了玻璃要跳

楼。

那次，朱莉还是把孩子带回家了。她与丈夫

协商：“没有经过我同意，不要私自带走小孩。”

他同意了，但在她上班后把孩子带回老家。

这是一次漫长的别离。即使朱莉知道孩子在

哪，她也见不到。孩子被藏在祖父母家，她几次

寻找都没有结果。她推测，只要自己摁下一楼的

门铃，孩子就会被迅速转移到邻居家。

当时，朱莉没了解过相关法律，丈夫占据了

主动权。1993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
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规

定：“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

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

随其生活，子女随一方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

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可予优先考

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抢夺、藏匿孩子成为一

些父母争夺抚养权的手段之一。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侯学宾今年 7月 9日在
《检察日报》撰文称，“家庭血脉的传承性需求和

情感依恋，是抢、藏孩子现象频发的动因。”这

种情感不仅限于父母，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也

会产生“强烈的抚养诉求”。侯学宾同时指出，

获得子女抚养权可能意味着获得财产分割上的优

势地位。有的抢、藏孩子的父母将小孩作为诉讼

筹码，从而在离婚财产分割中获得更多利益。

江苏镇江女子万腊梅经历了 3次与孩子的分
离。第一次是 2009年，丈夫家拆迁，儿子刚刚
两岁。万腊梅称，丈夫和公婆出于利益考虑，想

让她“假离婚”。她不同意，带孩子回了娘家，

但孩子最终被其父亲抢走。

故事在万腊梅的丈夫张一龙那里有另一个版

本。他说，因为婆媳矛盾，他打了万腊梅一耳

光，万腊梅带着孩子回到娘家。他觉得，“至少

儿子是我生的，不能被你拐走了”，就抱了儿子

离开，“不存在预谋好要抢儿子”。

离婚不到一年，两人复婚，2014年还生下
一个女儿。2018年 4月，万腊梅起诉离婚，想争
取女儿的抚养权，而张一龙坚称感情没有破裂，

法院最终认为“双方感情并未彻底破裂，仍有和

好可能”，没有判离。年底前，张一龙已经把两

个孩子都带走了。

直到现在，他们仍在互相指责，坚称对方没有

照顾好孩子。两年来，万腊梅只见过女儿一次。

寻 找

2017年 4月，朱莉通过多方打听，在温州一
家幼儿园找到了儿子。她记得自己哭得很厉害，儿

子还安慰她，“我也很想你”。这个小男孩边换鞋子

边对妈妈说：“爷爷奶奶都说你把钱都带走了。”

母子分别 245天，相聚只有 10多分钟。因为
幼儿园老师被提前打过招呼，只要看到朱莉就得

通知孩子父亲。闻讯而来的男人再一次和朱莉发

生了争吵，扛起孩子就走。

看着儿子在爸爸肩膀上抽泣，朱莉不愿让孩

子再次经历这样的场面。她忍住去看孩子的冲

动，改成写信，有时还会买一些生活用品、书、

水果，托老师转交。“我想让他知道，妈妈一直

都很爱他，没有不要他。”

找不到孩子的妈妈，一般会找邻居、熟人打

听孩子的下落，但因为对方很谨慎，很少有人能

够成功。万腊梅和朱莉怕自己的脸引起警觉，都

曾拜托别人去打听孩子的情况。

为了躲避另一方的寻找，藏匿孩子的一方更

加小心，有的甚至不让孩子出门。在“紫丝带妈

妈”的微博热帖底下，有网友留言：“小学的时

候爸妈离婚，判给了我爸，每天检查手机，包里

强制背着定位器，为的就是不让我见妈妈。”

熊定宇 5 岁时父母离婚，抚养权判给父
亲，他随祖父母一起生活，“一年也见不到爸爸

几次”。

他记得，有时母亲打电话过来，想接他出

门，奶奶就在桌子底下掐他的手，“让我说自己

不想走”。母亲找来敲门，想见他一面，奶奶不

开门，也不让他出去。

熊定宇很想妈妈，但他还太小，没有手

机，上学放学都有爷爷陪着。有什么想对妈妈

说的话，他就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来，当作和妈

妈打电话。

他一直记得母亲的手机号码，上三年级时，

爷爷不再接送他，他用零花钱偷偷去话吧打电

话，母子俩这才联系上。

天津的“紫丝带妈妈”王建娜觉得，女儿

应该已经不记得母亲的存在。2017年，王建娜
6个月大的女儿被其父亲带走。小区监控录像
显示，三四个人将一人按倒在地，地上的女人

就是王建娜。“几个人掰我胳膊，从我手里把孩

子抢走了”。

这对父母举行过婚礼，却没有进行婚姻登

记。据媒体报道，王建娜前男友称，孩子生病，

但女方停止治疗并给孩子办理出院手续，“为了

孩子的健康安全，我和家人在无奈的情况下，只

能从王建娜处把孩子抱回”。

王建娜否认了这种说法，“这是胡说八道，

孩子生病他都没有管过”。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按其提供的男方联系方式拨打电话，大多听到已

关机或是空号的提示。监控录像中曾参与“抢夺

孩子”的男方朋友郭女士，表示不接受采访。

3年来，王建娜从未见上孩子一面。一开
始，她到男方家附近蹲守，对方前脚丢的垃圾，

后脚她就扒出来，“看看有没有婴儿用品”，但始

终一无所获。现在，女儿已经长大了不少，王建

娜在起诉抚养权期间曾要求父亲一方提供几张孩

子近期的照片，“但说白了，变化太大，我已经

不敢认了”。

困 境

孩子被带走后，一些妈妈曾尝试报警，结果

往往是“无法立案”。张荆律师解释，只要没有

发生打架斗殴行为，就不能算治安纠纷；另外，

孩子被亲生父母带走，也不属于拐卖人口和下落

不明的情况。

作为援助“紫丝带妈妈”的公益律师之一，

张荆接触过不少类似的案例。她发现，抢夺、藏

匿孩子的行为大多发生在有家庭暴力行为存在的

婚姻诉讼中，祖父母一代也经常参与这一行为，

并对孩子进行养育。

报警没有用，只能向法院起诉。但张荆表

示，抢夺、藏匿孩子这一行为是没有相关案由

的，只能起诉离婚，但在起诉离婚的过程中，对

方为了巩固抢夺孩子的成果，一般会采取拖延战

术，主张感情没有破裂，不同意离婚。根据婚姻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

准予离婚。”如果无法提供有力证据证明感情破

裂，法院一般会不支持诉讼请求。经常被母亲一

方求助的妇联，也并非执法单位，没有执法权。

朱莉想过要“把孩子抢回来”，这种想法是“周

期性的”。但她始终记得，前夫第一次把儿子带走

时，儿子被吓坏了。她担心孩子，“还是想通过合法

途径平平安安把他接回来”。

2017年 10月，基于朱莉的经济条件、教育背
景优于男方，且工作稳定、有房产，母子感情深厚

等因素，在证实了孩子从出生到被男方带走藏匿

前一直在南京生活由朱莉抚养后，江苏省南京市

栖霞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孩子由朱莉直接

抚养⋯⋯朱莉给付男方财产分割款 826142.9元。
儿子已经上小学了，朱莉拜托班主任，想去

学校看孩子。老师也很为难，表示孩子可能会告

诉父亲和祖父母。某一次，朱莉的儿子参加学校

春游活动，回家却说是和妈妈出去玩了，其父就带

人来学校吵闹。

朱莉不断乞求，最终获得老师的同意。这次见

面有 1个小时，儿子小心翼翼地问她：“妈妈，我
能告诉其他同学我妈妈来看我了吗？”

2017年 11月，朱莉前夫不服一审判决，提起
上诉，2018年 1月，二审法院认为“朱莉直接抚养
并无不当”，维持原判。朱莉松了口气，但就在她

即将去接孩子时，她收到老师的信息，说她儿子被

转走了，学籍留在原学校，人却不见了。朱莉没法

通过教育系统查到孩子的下落，甚至不知道儿子有

没有在上学。

2018年 8月，当地公安机关以“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的刑事罪名对朱莉前夫立案侦查，由

于刑法中对拒执罪是否可以运用于抚养权的司法解

释不够明确，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就细节问题

进行讨论，讨论一直持续了 2年。
今年 9月，根据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判决，万腊梅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但张一龙继续

上诉，目前判决结果未知。

经历了数次上诉后，王建娜没有得到孩子的

抚养权。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书写

道：“因孩子尚年幼，不应轻易改变其生活环

境，故本院认为应由被告抚养为宜。”曾有律师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抚养权和探视权“就像

硬币的正反面，确定好谁有抚养权，另外一方自

然应该有探视权”。10月，王建娜以孩子父亲侵
犯自己探视权为由将其告上法庭，但因为孩子和

父亲都无处寻找，传票无人接受，法院表示只能

出具民事协查函。

过去的 4年里，朱莉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奔
波于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妇联之间。最初她

一直孤军奋战，直到 2019年，她在网上发现一群
和她境遇相似的母亲。当她加入群聊后，群里的妈

妈都对她在“孩子被藏匿的情况下拿到 7岁男孩抚
养权”这件事感到惊讶，她给她们带来了信心。

朱莉不想让“紫丝带妈妈”停留在自怨自艾的

状态中，她想帮助这些妈妈们少走弯路。

“加入‘紫丝带’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

孩子确实被藏匿，一个是一直积极地寻找和维

权，参与到推动法律完善的活动中。”朱莉看到过

一些放弃的案例，她理解维权的不易。慢慢地，

“紫丝带妈妈”在多个网络平台建立了账号，微信

群里已经有 200多名成员，越来越多的人争取到孩
子的抚养权或探视权。万腊梅觉得，“紫丝带妈

妈”不仅是交流经验的地方，也是互相取暖的港

湾。在此之前，她一直觉得孤独。

张荆为这个群体提供法律援助。据她观察，在

“娘家”那边，有的父母不是很支持女儿把孩子找

回来，一方面是认为太费劲，另一方面担心影响女

儿再婚，“那么年轻，还能再生”。

但很多母亲还是选择坚持。张荆说：“母亲爱

孩子的心意都是一样的，只有母亲不软弱，才有可

能使幼小的孩子再次拥有母爱。”

张荆也遇上过“紫丝带爸爸”，有孩子出生后

一直由父亲抚养，最后被母亲抢夺后藏匿。“无论

如何，这种行为都是对孩子亲权（指父母双方对未

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和保护的权利和

义务——记者注）的侵害，剥离了孩子和另外一方
的亲情流动。但这类权利目前在我国没有诉权，立

案都立不了。”

得 失

努力与孩子“重逢”的妈妈，近年来看到一些

希望。

2018年 7月 16日实施的《广东法院审理离婚
案件程序指引》明确规定，“对方当事人抢夺、转

移、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可以进行行为保全（行

为保全是指在民事诉讼的概念中，为避免当事人或

者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或进一步的

损害，法院有权根据他们的申请对相关当事人的侵

害或有侵害之虞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记者注）。
如果抢孩子的行为发生在法院判决生效且申

请强制执行之后，可能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今年 10月 17日，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不得以抢

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张荆

说，这条法律阐明了违法行为，但没有规定违法后

果，“即便如此，在离婚诉讼中，也能依据此条认

定对方有过错的情节”。

2006年，张荆曾经代理过一个变更抚养权的
案件。父母离婚后，孩子的抚养权判给父亲，仍随

母亲生活。后来，父亲丢了工作，就把孩子带走，

向母亲提出经济诉求。这个男人没有稳定收入，孩

子吃不上蔬果，也没有上学。开庭当天，孩子对妈

妈吐口水，说：“你这个坏女人，你这个垃圾，我

才不要跟你在一起呢。”但母亲没有放弃，直到把

孩子带回身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小男孩都充满

攻击性。他想学跆拳道，“如果爸爸再来抢我，那

我就可以打他”。

朱莉最怕在路上见到和儿子年纪相仿的孩子。偶

尔听见有小孩叫“妈妈”，她也会下意识地想起儿子。

她常常思考，接回儿子后要怎么和他相处，怎

样疏解他内心的压力。在法庭上，她看过孩子父亲

出示的一份承诺书，上面有孩子的签名，内容是

“不想和妈妈在一起”。她曾问过儿子这件事，孩子

看上去很困惑，表示“是爸爸让我写的”。

在权利争夺战中，“仇恨”被大人注入孩子心

里。熊定宇记得，跟爷爷奶奶生活时，爷爷总是

“边打我边说我长得像我妈”。

网友丝竹也在“紫丝带妈妈”超话中叙述过自

己的经历。今年读大四的她记得，小学低年级的时

候，父母闹离婚，妈妈搬回姥姥家，她走过去只要

2分钟，但爸爸说，“不允许她回来看你，也不允
许你去看她”。

丝竹害怕惹爸爸生气，但又想妈妈。有一天中

午放学，她鼓起勇气走到姥姥家，如今她只记得，

妈妈抱着她，一直在哭。

这段经历改变了她对父亲的看法。多年以后，

她在父女俩的争吵中提起往事，让父亲感到惊讶：

“你怎么还记得？”

熊定宇自称“早熟且缺爱”，他始终关注与母亲

相似的那个群体，“希望法律能够为了人而改变”。

今年两会上，创办“宝贝回家寻子网”的全国

人大代表张宝艳提出：“立法保护离异家庭儿童应

该享有的亲情权，保护监护人依法取得的抚养权，

保护无抚养权父母的探视权，对拒绝执行法院判决

的一方依法入刑；对于藏匿儿童或多次阻止探视的

一方剥夺监护权并纳入社会征信系统；在全国范围

进行离婚诉讼案件执法检查，对取得抚养权却没有

得到监护权的，取得探视权却无法探视的案件进行

督办。”

截至发稿，在公安机关介入后，朱莉和前夫已达

成调解协议，正在商议母亲接回孩子的时间；万腊梅

等待着下一次开庭；王建娜保留着女儿被抱走后留在

家中已经过期的辅食，还在积极地争取探视权。

朱莉自学了剪辑技术，将自己的经历和“紫丝

带妈妈”的故事做成短视频，想等孩子回来后给他

看，“让他知道妈妈在这个过程中做了很多，并没

有不要他”。

这位母亲曾听老师复述，儿子在那次春游风波

中，自称和妈妈去了玄武湖、中山陵、博物院和动

物园——都是朱莉带他去过的地方。她推测，孩子

说谎，是因为太想念那些时光。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一龙、丝竹、熊定宇为化名）

紫色丝带缠绕的心结 □ 刘 言

“他们说我儿子不是张玉环

杀的。但我儿子被人杀死了，

是谁杀的？总要给我一个说

法。”近日，“张玉环案”原案

受害儿童的母亲舒爱兰接受采

访，将两个被杀孩子的家庭重

新拉回到人们的视野。

27 年前，张玉环被指杀害

同村两孩童，7 年后被判处死

缓。历经 20年的申诉，被羁押

9778 天后，他于今年 8 月获改

判无罪。几天前，张玉环的家

人领取了国家赔偿决定书，江

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张玉环支

付 国 家 赔 偿 金 共 计 496 万 余

元，包括无罪羁押 9778 天人身

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张玉环案”改变了 3个家

庭的命运。张玉环等来公道，

被害人家庭则在继续寻找真

相。另一受害儿童的母亲刘荷

花近来常常觉得喘不过气——

她一直恨的人竟然是无罪的，

那她该恨谁呢？除了真凶，还

应有冤错案件的制造者。

10 月 22 日，最高人民法院

举行的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

会议上披露，党的十八大以

来，全国法院依法办理各类审

判监督案件 178 万件、刑罚执

行变更案件 386 万件，再审改

判刑事案件 1.1万件，依法纠正

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

聂树斌案等重大刑事冤错案件

58件 122人。

这 些 冤 错 案 件 纠 正 的 过

程，张氏叔侄案等了 10年，呼

格吉勒图案经历了 20年，聂树

斌案是 22 年⋯⋯这些冤错案件

中也只有部分得到了完全澄

清，有些真相可能再也无法追

寻。回顾这些案件的发生，可

以发现，被告人供述在其中起

了决定性作用。

比如发生于 1994 年、宣判

于 1998 年的佘祥林案，以及发

生于 1998 年宣判于 2003 年的赵

作海案，由于没有使用当时已

有的、相对比较成熟的DNA鉴

定技术来确定被害人身份，只

是依靠被害人亲属对高度腐烂

的尸体进行外观辨认的方式，

导致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确认

被害人这一环发生了重大错

误。数年后“亡者归来”，冤案

得以纠正，重获自由的赵作海和佘祥林都反映，当

时的招供是被逼而为。

在石家庄西郊发生的聂树斌案中，直接证据只

有聂树斌的有罪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

告、物证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仅能证实被害人死亡的

事实，不能证实被害人死亡与聂树斌有关。但聂树

斌还是被作为强奸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并被判处了死刑。

2005年，另案被告人王书金自认系聂树斌案真

凶，经媒体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16 年 12月 2

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

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

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而在王书金的二审判

决中，法院认定王书金的供述与石家庄西郊强奸、

故意杀人案在一些关键情节上存在重大差异，该案

不是王书金所为。真相还未大白。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说过：“自从有刑法的存

在，国家代替受害人施行报复开始，国家就承担双

重责任⋯⋯刑法不仅要面对犯罪人以保护国家，也

要面对国家保护犯罪人，不单面对犯罪人，也要面

对检察官保护市民，成为公民反对司法专横和错误

的大宪章。”

为了避免冤假错案，我国刑事诉讼法早在 1979

年即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

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

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

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和处以刑罚。”

2012 年修改后的刑诉法更确定了“证据确实、

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对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

进行了细化。物证没有得到详细调查的情况下，冤

案被制造出来，真凶则逍遥法外。

今年 1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

的张志超强奸杀人案中，原审两位证人的证言之间

产生了严重冲突，而这两名证人的证言与张志超的

供述之间也存在矛盾。此外，4名同学证明被告人

张志超没有作案时间，这些证言在原审中未被出

示。张志超的有罪供述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便存在疑

问。与此同时，案发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指向张志

超作案的客观证据，无法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据

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原审认定的张

志超强奸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张志超的辩护律师发现，被害人的尸体上套有

90 厘米×108 厘米的白色塑料编织袋，根据编织袋

上的字样，基本上确认编织袋是装柳编等工艺品出

口的袋子。律师认为，该编织袋只能是凶手占有并

使用的，查清楚来源，基本上可以确定凶手。原审

时，因为没有查清楚，判决书回避了这一物证。15

年过去，这一线索能否得到继续追查，案件真相能

否水落石出，也成了一个谜。

顶着“疑罪从无”的名义获得无罪，张玉环们

依然要承受许多无端的怀疑和指责，无法真正从案

件中解脱。在某种意义上，无论是被平反的蒙冤者

还是原案件的受害人，查明真凶都是他们最大的目

标。张玉环的哥哥张民强就表示：“我们希望公安

机关，能对当年两个死去的小孩死因重新立案复

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对死者家属交代，也是对社

会一个交代，如果公安机关能抓到真凶，我们愿意

从张玉环的赔偿金里，拿出 5万元奖励参与侦查的

干警。”

近年来，随着刑侦领域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

我们不断看到一些陈年积案告破，比如尘封 28年的

“原南京医学院女学生被杀案”。但对于张玉环案的

受害人来说，蒙冤者平反还不是终点。

冤案平反

，只是真相的一部分

朱莉写给儿子的信。

“紫丝带妈妈”超话下的网友留言。微博“紫丝带妈妈”超话页面。


